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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

初冬的夜晚，长河市一片灯火辉煌。

“舞旋风”迪厅门前，在霓虹灯红蓝黄绿地闪烁下，三三两两的

青年男女不断聚集着结伴出入。路过门口就能听见里边传出的疯

狂的快节奏音乐。

一个穿着入时的妖艳姑娘独自一人走进了迪厅。

她的头发染得金黄，发丝柔顺地披散在肩头，长长的睫毛、大

大的眼睛，嘴唇涂得火红，白晰的脸蛋时刻充满了性感而妖冶的神

情。她穿着一件乳白色裘皮短大衣，敞开怀露出里边的红色羊绒

衫和下身的米黄色短裙，短裙下是一条健美裤，脚穿一双白色短皮

靴。

她进门时没有买票，对门卫抛了一个媚眼算是打了招呼。微

笑的时候，她嘴角的一颗黑痣非常醒目。

姑娘在大厅里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，点燃了一支香

烟，然后翘起二郎腿随着音乐晃动着，借助忽明忽暗的灯光，她静

静地逐个端详着面前的每一个人。

一支舞曲结束，所有的灯光都亮了，舞池里站满了人。

一名男主持人手持麦克风跑上小小的舞台，他跳舞累得满头

大汗，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。他眉飞色舞地鼓动大家做好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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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下一曲更有劲儿、更激情。做为主持人，他的嘴皮子很利索，几

乎喋喋不休。为了煽情，他穿插讲着成人笑话，讲到高潮处他脱下

了衬衣，里边竟穿了一个女人的乳罩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一番插科打诨之后，男主持人宣布第二首劲爆迪曲《攻占地

球》开始。

灯熄了，只留下一盏忽明忽闪的射灯将灯光在人群中扫来扫

去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厅内蹦跳着。一位男青年走到穿乳白色

裘皮短大衣的姑娘面前说着什么，一会儿两人交换了什么东西，男

青年转身绕过半个迪厅回到二男三女同伴面前，几个人开始分享

扭扣一般的粉红色药片 摇头丸。

不一会儿，这几个年轻人疯狂地摇摆起来。跳得热了，还不断

减少身上穿的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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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离异

（

月，黄昏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的天空，金黄的霞光剑一

平方公里的省会城市再染上一层般穿过云层的阻挡，给这个

神秘色彩。天气渐渐冷了，不论是朝霞还是晚霞都比夏天的阳光

更受到人们的欢迎。

大地已过了收获的季节，万木已开始凋零，街道两旁边高大的

法国梧桐已开始被寒风吹落树叶，渐渐露出枯枝和一团团黑乎乎

的鸟巢。昔日在这里栖息的白鹭已经南飞了，每一棵粗壮的树干

上都残留下斑斑鸟粪的痕迹等着风雨的洗刷。

一条流淌了 多年的河流多处断水，只有干枯的河道曲曲

弯弯在城市里绕了九曲十八弯，由西向东延伸而去。

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路灯开始照亮这座城市。饭店宾馆的霓

虹灯也开始闪烁，远处的高楼大厦比白天更能显现出自身优美简

练的线条。

尽管缺水，由于市政府的努力使那条流淌了 多年河流的

两岸被规化成了漂亮的河滨公园，亭台婉转、曲径通悠。每到夜

晚，两岸灯火通明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逛散步。夏日夜晚的蛙鸣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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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已经听不到一点声音了，留下的只是回忆。除了年青人在这里

谈情说爱，白天和傍晚常有一些老年人顺着河边散步，对于热爱家

园的人们来说，自己生活的城市永远是美丽的，初冬里枯黄的小草

仿佛依旧是绿色的，郁郁葱葱。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，要不了多

久，白鹭还会飞回来做窝，绿色还会重新覆盖这座历史悠久的城

市。

长河市，因北邻黄河而得名，一条长长的京广铁路贯穿了市中

心。由于城市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长河市成为近代以来著名的

中原重镇。

夕阳渐渐西沉了，在霓虹灯、路灯和车灯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街

道上，汽车和自行车形成的庞大车流南来北往，川流不息。许多条

街道的人行道都开始挑灯夜战，抓紧时间更换彩色地板砖。一块

块宣传牌、宣传条幅悬挂在街头的醒目位置上：热爱家乡、增辉长

河 。

街道两旁矗立着许多栉比麟次的高楼大厦，颜色深浅不一的

玻璃窗已没有白天那样醒目，让行人无心去猜测玻璃窗背后每时

每刻都在发生的故事。

月光照进一扇玻璃窗，洒落在房间的沙发和地板上，也洒落在

双人床的床边。

午夜时分，床上的女人已经昏昏地熟睡了，她肩膀裸露，蓬乱

的头发柔落在枕上，而年轻男人则起身穿了衣服。从身上的肌肉

来看，年轻男人很健壮，五官端正，并不稠密的头发向后梳着，年纪

大约在 岁左右，下巴上留着醒目的山羊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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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男人打开了电脑，用连线熟练地链上自己皮包里的小型

数码录像机，将他和那个女人做爱的镜头做成墙纸，然后熟练地敲

击键盘打出一行字：

想我， 点情缘网站红茶坊见，花花飞猫周三晚

自称“花花飞猫”的年轻男人换好皮鞋，收起连线并拿起自己

的小型数码录像机放在男式皮包里，轻轻打开房门，回头看了一眼

床上裸睡的女人，轻轻带上了房门。

房间里的钟表答答地走着，钟表的上方挂着一幅男女双人合

影照片，很显然，这个年轻的“花花飞猫”不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。

“花花飞猫”走出楼门来到街上，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。

出租车飞快地向邻近的春阳市驶去。出租车后排，“花花飞

猫”打开自己的男式皮包取出小型数码录像机，戴上耳机，通过液

晶显示器看到了他和那个比他大 岁的寂寞女人今夜在床上翻

滚的一幕，他得意地笑了。

长河市市委机关报《长河日报》社大楼位于长河市市区东部，

是东区比较显眼的建筑物 层高，大楼东边的，银灰色的大楼有

外墙还建有两座观光电梯。

楼群工处办公室，说话声此起彼伏，群工处副主任柳书阳和

几位编辑正忙于公务。

手机，看了看显示屏，知叮铃铃，柳书阳打开了 道是儿子

从家里打来的，他按了接听键，起身走近窗口。

“爸，都 点半了，中午回来不回来？”

“嗯，这样吧，我办公室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，一会儿再给你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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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。”柳书阳关了手机，重新坐到办公桌前。

办 岁公桌是四张并在一起的，只有一部外线电话。此刻，

的女实习生齐凯正在联系采访某建筑工地建筑噪音扰民的事情，

占用了电话线，所以儿子才打了他的手机。

漂亮的齐凯刚刚来报社实习不久，她年轻单纯，给人的感觉首

先是漾溢着青春的气息，在走路和扭头的时侯一头乌黑油亮的柔

发不停飘摆晃动着，让人想起电视里的海飞丝广告；其次是发育较

好的身材凸凹有致，常常以一袭牛仔裹得紧紧的；齐凯的皮肤并不

是很白，极象她的妈妈，但是一排整齐小巧的牙齿雪白雪白的，一

笑两个酒窝，让同龄人看了着迷。

柳书阳办公桌旁边坐着两位前来上访的下岗女工，拿着一叠

材料，看到柳书阳接电话，一位女工喝干了茶杯里的最后一口水

说“：柳主任，那你先忙吧，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你得替我们几百名

下岗工人做主呀。”

“做主的是市政府。明天我再问问统筹办，市里有文件规定，

该交的三项基金哪个企业也不能拖欠⋯⋯”

“柳主任呀，统筹办、信访办，我们都去过了，人家也催要了两

个多月了，可就是要不来钱，俺们厂子不给。还是人家给出的主

意，让俺们找《长河日报》，说只要党报曝了光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“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先看材料，然后转给有关部门。”

送走了两位下岗女工，柳书阳的手机又响了。他不准备接听，

心想准是儿子又催问午饭的事情了，中学生学习任务重，活动量又

大，总是饿的很快，什么时候吃饭都象狼一般贪婪。唉，没办法，自

己和妻子感情不和分居了，还不能让孩子知道，只有自己天天带着

孩子了。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瞥了一眼号码，很熟悉却不是家里

打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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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喂，书阳吗？”对方很亲切的口气，柳书阳立即听出来了是报

社党委书记李建国。“群工处真是热线连万家呀，什么时候都打不

进去。书阳，下午有采访任务嘛，噢，没有的话，下午上班后请你来

我办公室一趟，啊，随便聊聊嘛。”

关了手机，柳书阳锁了办公室抽屉，拿了公文包。他的家距报

社有 分钟的路程。

啪。

齐凯那边挂了电话，用手拂了一下垂在脸上的柔发，一脸掩饰

不住的青春气息，眉目之间流露出气愤：“什么长河市先进建筑公

司，竟然在距居民楼 米的地方搞什么不间断施工，还说是国外

先进技术，这不是噪音扰民是什么？”

“小齐呀，下午你最好到凤凰小区建筑工地去一趟，采访几位

居民。长河市已经限制使用锤击桩，包括预制桩、套管注桩，看看

有没有这种情况。另加，把各区行政执法局的监督电话再公布一

下。今天下午就把稿子编发了。哎，中午怎么吃饭，又去吃盒饭？”

“哎，柳主任，您这不是撵我吧。”齐凯做了一个鬼脸说“；放心

吧，我不去您家吃饭，我这么年轻，怕嫂子知道了不好交差吧。”

“鬼话，丫头片子懂得不少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”柳书阳带上了

手套。

兰州牛肉拉面馆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，人们一边吃着一边

交谈着，大厅里乱轰轰的。热气化成水雾覆盖了临街的玻璃窗，从

大厅里向外望去，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，借助于声音可以判断

出是汽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或是行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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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着玻璃窗的倒数第二排的餐桌前，柳书阳和儿子对面坐着。

油乎乎的小餐桌放着一只小醋瓶和一只用白酒的包装盒做的筷子

笼，里面插满了质量不是很高的一次性木筷。柳书阳拿出一张餐

巾纸擦拭着桌面和桌边。儿子柳小雨手里拿着筷子不停地敲着什

么。

“这太不公平了，那一桌来的晚都吃上了，咱们的面怎么还

⋯⋯哎，服务员。”柳小雨挥着筷子叫住一位女服务员“，我们的面

是不是还在田里种着呢，怎么半天了，还等着收割机？饿死我了。”

“快了快了。”女服务员走了。

“在哪学得这么贫嘴？”柳书阳沉着脸瞪了儿子一眼。

一位男服务生用托盘端来了两碗冒着热气的拉面，迟疑了一

下 。

“别看了，就是这桌，两碗四两的，快放下吧。”柳小雨接过拉

面，呼呼哧哧吃了起来。一边吃一边还嘟囔着“：爸，这也太不公平

了，他们兰州在咱们长河市开了这么多拉面馆，赚了咱们长河市多

少钱呐。爸，你去过兰州吗？”

“去过。快吃吧。”柳书阳摘下眼镜放到一边，也开始吃面。

“兰州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爱吃拉面？”儿子仍然刨根问底。

“嗯⋯⋯”柳书阳思索了一下，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独到也很

幼稚。独到的是长河市十几年来开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兰州拉面

馆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人谈过“兰州人爱不爱吃”这个话题，耐人寻

味；幼稚的是小孩子干事情先看喜欢不喜欢，而大人不象孩子那么

挑食，爱吃不爱吃都要吃饭。

“只能说牛肉拉面可能比较适合兰州人的口味。我去兰州出

差在街上吃了几次拉面，人家那儿的碗不象长河市这么大，而是都

是这么大的规格、没有小号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柳书阳忽然想起同事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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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起聊天时常常提起的外地人对长河市的描绘：长河的河水埋

脚面，长河的饭碗能洗脸。想了想，不是什么好话，没对儿子说。

柳书阳忽然又想起了齐凯，这个小姑娘中午一定又去吃盒饭

了。

齐凯只是西南新闻大学即将毕业的在校实习生，如果她表现

得好，将来报社和她本人达成共识，报社也许会接纳她的人事档案

让她成为报社正式工作人员。柳书阳不知道齐凯是通过什么关系

来报社实习的， 月份才来实习。报社人事处通知他，齐凯的实

习期至明年 月底结束。

齐凯很漂亮，这是无可争议的。尤其她那一头齐肩的柔发天

生的油亮，飘来逸去总让人想起电视里卖洗发膏的广告。

柳书阳自己也闹不清楚为什么对这个女实习生这么关心。尤

其是上个月，已经分居的妻子朱丽向他提出离婚的念头后，尽管为

了孩子他始终没有同意，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一下子空虚起来。

长河市明山路派出所接待室。

“你到底想说明什么情况？”今天是刑侦中队长刘玉涛值班，他

苦笑着问报案的女人，同时放下了手中的钢笔。

岁对面长椅上坐着一位 左右的女人，微微烫卷了短发，中

间染黄了而四周仍是黑色。她轻轻搓着两只手，低着头。

门口拿着自行车证的老翁焦急的等着。一个老太太探头问了

一句“：同志，补办户口在哪个办公室？”

刘玉涛挥了挥手“：今天星期六，不上班。”

“那你说，”刘玉涛点着了一只香烟，又问那个女人“：他又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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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奸你、又没有盗窃、也没有打劫，只是录了像？录了像又没有诈

骗。究竟你⋯⋯想报什么案？你有外伤需要法医检查吗？”

女人摇了摇头。

“今天所里没有女警察上班，值班所长也是男同志。你说的情

况我听不明白，也不便多问。你回去写份报案材料送来，我们再研

究，抓紧时间破案。今天也算你报过案了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那好吧。”女人站起来慢慢向外走。

“别急。叫什么名字。”刘玉涛拿起了钢笔。

“焦桂芳。”

“外面那个老同志，您进来吧。”刘玉涛指着长椅说“：请坐吧。”

老翁根本没有去坐，而是大声嚷嚷着“：民警同志，我女儿才买

了一个月的新自行车，来我家就在楼下停了 分钟，也上了锁，怎

么说没影儿就又没影儿了呢？这小偷也太猖狂了。他们说现在的

小偷大部分都是吸毒没钱才偷的，怎么就没人管管吸毒的呢？”

柳书阳按了报社电梯的上行键，走廊一端走过来两个同事和

他打招呼，他应付地点点头，面部僵硬地笑了笑。那两个同事大致

说了几句报社人事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去群工部跟你一起干吧之类

恭维的话，他也含糊地答应了。

从中午吃饭到下午上班，他一直在揣摩着下午李书记到底找

他有什么事。平时工作上的事情李书记和他接触不多，偶尔来发

篇稿子也都是同学呀、亲戚写的投诉稿件，基本上都是楼层下水道

不通了、路灯不亮了、阴井没盖了等等之类的投诉或建议、批评，顶

多也就是再拨个电话核实一下，不费什么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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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 岁的李书记曾是北大的高材生，先是在省报做了

年的记者，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在新闻科当了 年的科长，然后又

调到《长河日报》任党委副书记、党委书记。李书记第一次与柳书

阳长时间谈话是今年年初，也是天冷的时候，那是党委决定任命柳

书阳为群工处副主任之前的谈话。一个月后，群工处主任调到省

报去了，主任的职务一直空缺着，是不是报社党委又有了新的考

虑？想到这里，柳书阳的心里嗵嗵直跳。

柳书阳走出电梯，叩响了李书记办公室的门。

“请进。”

李书记的办公室是报社较大的几间办公室之一，坐在沙发里，

柳书阳感觉自己离李书记的大写字台至少有两米远。李书记给柳

书阳倒了杯热茶，自己也向大茶杯里添了热水，将大茶杯捧在手

里，坐在离柳书阳很近的沙发里，脸上一直堆着笑。

“书阳啊，上午打电话时本来想约你一起出去吃个便饭，可是

考虑到你要和孩子一起吃饭，也不便打扰你。怎么样，弟妹还是很

忙？她是在那个，那个省外贸是吧，唉，外贸工作确实很忙啊，上班

又那么远，你每天带着孩子，都不容易啊。”

柳书阳的心头猛地一热，这么大个报社 多名职工，李书记

能将自己的生活了解的这么详细，真不容易。

“李书记，现在外贸工作不象以前那么忙了⋯⋯”

“噢，对对对，政策调整后出口指标都分到了企业，那弟妹还是

在外贸搞监管工作？“”李书记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这两天我要找您签

字、盖章，我和我爱人准备离婚。”

“离婚？”这个情况完全在李建国意料之外，捧着大茶杯的手抖

动了一下。他很快镇静下来，他知道婚姻问题是不宜多谈的，于是

很婉转地把话题又转到了自己要说的话题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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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书阳啊，婚姻是大事，可不能一时冲动啊。你在咱们报社干

了这么多年，同志们对你的工作评价是很高的。有什么事需要我

李建国帮忙的、需要组织出面，报社都是支持你的。报社下一步还

要大幅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，还要在省会新闻单位搞人事代理制

度的试点，从工作的角度出发，我想还是早点让大家知道改革的目

的，也有个心里准备。当然了，报社的每一步改革既离不开广大职

工的积极响应，更离不开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啊。书阳啊，

快到年底了，我想请宣传部赵副部长一起坐坐，听听市里明年有什

么宣传方面的打算和安排。你和赵副部长是战友，我想请你也坐

陪，不知道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？书阳啊，你们群工处来访读者

多，突发事件多，也经常有回不去的时候，喏，昨天我的一位老朋友

送来两箱金龙方便面，一箱红烧的、一箱麻辣的，你给孩子带回去

“不行不行，李书记。我家备了好多方便面。”柳书阳急忙起

身。叮呤呤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“这有什么不行的，我又不是向你行贿。带回去吧，什么时候

忙了，让孩子自己泡一袋，再打上两个荷包蛋也算是一顿饭吧。”

柳书阳又一次感到自己心头一热，眼眶也有些湿润了，他用食

指扶了扶眼睛架，然后打开手机“：喂，齐凯，什么？二十里铺镇米

村⋯⋯小孩卡在了井里？好好，我马上回办公室，你先通知办公室

派车。”

“请问，柳书阳在吗？”

“还没来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青春靓丽的齐凯此刻一脸睡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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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收拾办公桌上的稿件一边说，见来人有点迟疑，就说“：是公事

还是私事？要不你坐在这等他吧。”

来人 岁的模样，上穿一件皮西装，下穿一条笔挺的西裤，溜

光的头发向后梳着，已显出人到中年身体发胖的痕迹。他左手拿

着一个皮包，右手拎着一串哗啦哗啦响的汽车钥匙和遥控器。他

在柳书阳的办公桌前坐下，礼貌地问齐凯“：这位老师，柳书阳下午

几点上班？”

齐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：“该来了。要不你给他打手机问问走

哪儿了？”齐凯将办公桌上的电话向前推了推。

“请问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”来人从皮西装里掏出一个小巧

的手机。

“你不知道呀？那你找他⋯⋯”齐凯有些警觉起来。

“噢，我和柳书阳是中学同学，几年没有见面了，只记得他的传

呼是东方台呼

“要是私事，你还是等他吧，昨天晚上在二十里铺镇采访到凌

晨 点 点半，上午又赶写稿件，中午肯定在家里睡一会儿。他说

以前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你们干新闻工作真辛苦。”来人恭维道。

“哟，谭力，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。”柳书阳走进办公室，看见来

人，脸上立即绽开了笑容“。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”

“书阳，你真是大忙人啊。两年不见，你还是这样忙。辛苦，辛

苦。”

“我这是官差呀，干的是革命工作，比不上你谭大经理忙得有

经济价值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请我去参观你科工贸智能大厦呀？”

“什么智能大厦，早停工了。我今天是找你帮我看一篇稿子。”

谭力从皮包里掏出红塔山香烟帮柳书阳点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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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书阳吐了一口烟雾说：“你还要再等我几分钟，我得把昨天

的的稿子安排好。”说完从采访包里掏出稿件转向齐凯说“：第一次

熬夜去采访，现在还磕睡着的吧？这是编者按，排到稿子最后边。

噢，我错了，是编后语，能排下就用 号楷体，排不下用 号楷体。

字就够了，照片洗好了吗？一版排 其余的转到 版，要突出大

照片。一版可能要发今天的全市科技大会会议报道，你先把稿子、

照片送到总编室，我给一版编辑打个电话。”

齐凯拿起稿子、照片走了。

柳书阳拨通了总编室的电话：“杨健民？正好我就是找你。昨

天二十里铺建筑工地救孩子的稿件张总编辑已经签过字了，图片

你最好发个通栏。⋯⋯别那么扣门儿，省报可能要发 张四栏照

片，这件事情惊动了省 人。好好，反正照委，光部队就调动了

片是周市长亲自指挥的现场镜头，你小子看着办吧，小心张总编打

你的屁股。⋯⋯什么漂亮秘书？那是我们群工处的实习记者，你

小子别动什么歪心眼儿。好好，改天请你吃饭。”

“实习记者？就刚才那位？”谭力吃惊地问到。

“嗯，西南新闻大学毕业的，刚刚来了一个月。”

“大学生也有这么漂亮的？”

“什么漂亮的姑娘你谭大经理没有见过呀。说你的大作吧。”

谭力从皮包里掏出一厚叠材料递给柳书阳。

柳书阳翻了翻“，写小说呐，这么厚，足有 万字吧。还是你

先说说吧。”

（

谭力中学毕业以后到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无非是直销一些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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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，代卖一些大家电。靠着父亲在物资局当局长的便利条件在

物资局批出来不少条子，倒手挣了钱。后来，谭力干脆自己开了公

司专营木材。谭力属于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一类儒商，尽管中学时

代没有写出什么文学作品来，倒也一直喜欢读书。一个偶然的机

会，他认识了房地产。他开始倾其所囊去买地，盖了简易厂房生产

饮料。第二年，房地产开始升温，他迅速贷款盖起了楼房并出售，

多万元。他接着在郊区买地，这一次他挣了 地价贵了，他又不

愿一直握在手里，不到一年便出手了，只挣 多万元。一直忙了

了十几年，到 年他的事业越做越大，他在长河市东区买了一

层块地，准备盖起一座 的 级科工贸智能大厦。当庞大的智

能大厦只盖到第二层框架时，北边邻近的居民楼一纸诉状将他告

到 层的智能大厦将完全了长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诉讼理由是

遮挡住北边的居民楼，使居民楼无法每天见到可爱的阳光。

谭力说，从此，我的腿都跑细了，我走完了差不多做生意以来

所有走过路程。我一次次找规划局，规划局说智能大厦的规划审

批是符合规定的，按国家规定既没有压道路红线也留足了与居民

楼之间的距离，完全可以继续施工。他一次次找居民们说情，嗨

一群老大爷、老太太整天搬个小板登坐在工地大门口晒暖儿聊天，

不让施工车辆出入，只一句话，让人民法院来判决吧。

他一次次找法院，法院说挡住人家阳光就是不对，全国就有几

例建筑商败诉的先例，你只要敢接着施工，连你房产公司带规划局

一起做被告而且肯定败诉。

他又一次次找规划局，规划局说他敢，他法院要是敢判规划局

败诉，规划局让他法院的家属 年内别想盖起来。判吧！楼

这一拖就是两年，最终也没有判。现在只好向新闻单位投诉

多了，讨个公道吧。 万砸进去了刚刚冒出个架子，别人不心疼



第 16 页

我心疼啊。我还要天天还银行贷款利息，我贷了 万元呐，当

时见事头不好我马上就还回去了大部分，现在还有一部分需要还

利息。

这份材料写的就是智能大厦的事。
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谭大经理不是依旧很风光吗？”柳书阳

又点上了一支香烟，笑着对谭力说。

“我现在是虎落平川没人理了。前些年年年市里把我评为优

秀青年企业家，现在谁理我？不 栋家属楼撑着，我早就是还有

申请破产了。我是不想给长河人民增加社会负担呐，我公司里有

多个人都是前些年市里硬塞给我的下岗职工，你说，困难时我

帮助他们解决了再就业，那现在谁帮助我呀？”

“这样吧，”柳书阳说“：你把材料先放我这里，看完以后我再和

你联系。”

介，趁着我在这儿，看不明白的地方我也能给你解释解释。

老同学了别客气，晚上我请客吃饭，叫上你们办公室的同事还有那

个漂亮的实习记者，咱们一起去吃大闸蟹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这里下午还要赶出群工处的年度工作总结，晚上

呢正巧有了安排。老同学来了应该我请你吃饭，后天是周末，我叫

上几个老同学咱们聚一聚吧。”

“行，要是你忙，那咱就改天，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，我猴儿急

着呢。”

明山路派出所所长办公室。负责刑侦工作的副所长孙斌推

进来“：刘所长，你找我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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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坐吧，我刚从分局开会回来，上星期六那个焦桂芳报案后，又

有四个妇女报案，作案人的名字不一样，但长相却很相似，案情有

可能是骗色骗财，但还没有完全形成事实，分局已经暂时归结为预

谋敲诈。由于报案人中有三个都在咱们辖区，分局已将案件交给

咱们派出所侦破。那两个人报案的材料我也带回来了，你先看一

下。这个案件你牵头办吧。葛指导员在吗？”

“他带着刑侦中队去红塔小区了，那里刚刚发生了一起爆炸

案。一辆运输鞭炮的三轮车爆炸了，没有死人，但有六个人受了重

伤。”

“这个预谋敲诈案呢，”刘所长扔给孙斌一支香烟“，关键还需

要一些辅助手段来破案。首先得会懂电脑，市局退役一批电脑，给

咱们派出所分了两台，你先用着。户籍上太忙，不能往外抽人。这

个月市局分给咱的两个大学生培训后也该到了，有懂电脑的先给

你配上一个人。分局催着抓紧时间破案，网恋引发的案件是目前

比较典型的案件。”

米高的孙斌身材魁梧，相对与瘦弱的刘所长更显得人高

马大。孙斌在沙发上坐下，翻开一个案卷“：花花飞猫”四个字立刻

映入了眼帘。

这网名真怪。

层高的长河饭店依然是门庭若市，大门两边以及门前停了

很多高档轿车，不时还有几辆出租车把客人送到饭店。客人来这

里消费，饭店可以替客人代付出租车费。

层是中西餐厅。“伊丽莎白”包房是一间装修豪华的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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